《至高那爛陀寺十七大班智達之顯明三信祈請文教授》
第十四世達賴喇嘛 造頌及教授

如是，導師世尊善示深廣等法理，由諸上述天竺先賢大德對彼造作諸多無比善說，能令具慧士夫開啟慧眼。雖至今已近於(人年)二千五百五十年，然可供聞思修之論典仍未衰退，故念昔諸先賢善巧大師之恩惠，並生起不動搖信心，願能仿其行。」
我從後面一段開始說。導師世尊的教法，如陽光打開信徒心續的向日葵。然而不能因為是佛教徒就執著佛教，不應該這樣！不應該盲目追求，應該以客觀的角度觀察佛陀的教言，必須以觀察建立法理。佛陀自己也說比丘與智者，當善觀我語；如煉截磨金，信受非為敬」，佛陀自己宣說對於他所說的教言，不能完全相信、無條件的接受。弟子要以四理—法性、作用、因果、成立—做觀察。龍樹父子等對於佛所說的教言也都透過四理觀察，即每一法都有不同的性質，不同性質會產生不同作用，帶來不同影響，不同作用互相觸碰會產生因果變化，之後成立。如果世尊的教言與正理有所違背，即便是佛說也不該接受。佛陀的教法以正理加以觀察，不僅沒有違背正理，且契合正理，修行時又可以調伏內心，因此龍樹父子才接受並修持。

這世界上有不同的宗教信仰，每個宗教信仰有不同的導師。在過去的世紀裡，這些宗教信仰確實幫助了無數的眾生，現在也幫助許多眾生，將來也會幫助無量的眾生。這些宗教信仰的貢獻確實不可思議，值得我們尊敬。但是在眾多的導師中，唯有佛教的導師—釋迦世尊—親自說：你們要好好觀察我所說的話，之後才相信，不要馬上相信；其他的導師都沒有說出這麼有魄力的話。我們一定要記住：佛教，尤其是那爛陀寺的傳承，是要以正理做觀察。先賢大師是這樣示範的。

近來，世界上科學及物質已臻於顛峰且於極具喧擾世代之此刻，吾等身為世尊弟子，應於佛法生起見理信心，此極重要。
科學家透過儀器、實驗等方式觀察，獲得許多成果；近來，世界上，物質方面水準提高了許多。我們佛教徒，如果追求外在物質，就像密勒日巴尊者所說：「看似佛教徒、看似修行者，實際上是普通凡夫，或連佛教徒也不是。」有這種危險。

如果我們對佛法見、修、行三者及三學，產生見理所生的信心，就不應該散亂於外在物質，我們不會喜愛追求外在物質。許多人或大多數人，把追求外在物質視為重點。就僧侶來說，真正對佛教教義產生見理所生的信心也很少。做任何事都要了解實際狀況，符合實際狀況的事才去做。同樣，在修行上，口是心非，既欺騙了他人，也欺騙了自己，所以學佛要認識到真理，因而產生信心，這就是見理所生的信心。為了生起見理所生的信心，說到「此極重要」。

故要以正直不偏黨之心，兼具懷疑且加以觀察而去尋求正確理由，
對於弟子相，《四百論》說到器的三種特徵：如果沒有正直的態度，就可能與實際狀況發生偏差，把好的看成壞的、把壞的看成好的。如果不具懷疑，易先入為主，就不會想觀察；有懷疑，就會覺得：「真的是這樣嗎？」這與經論裡說到的煩惱疑不同，煩惱疑是非理作意，是另外一回事。此處的疑是指不要馬上相信，要保持客觀的態度去探究到底怎樣，不在不了解的情況下無條件接受。再三觀察，完全沒有與正理相違才會產生信心。

因此佛教不共處之一就是以四諦來教導，對苦諦產生定解；苦諦的因是集諦，因而認識集諦；集諦的根本是無明，無明是不了解實際狀況的顛倒執，它的所執境可以被正理破除。如經典所說，見無我後，會知道輪迴的根本可以被斷除，看到無明可以被斷除這個事實，那麼遠離集諦之滅諦是可以被成辦的，如此就會想追求了。而不是別人說、或經典上說就相信，是要自己觀察才會相信解脫存在。為了使無我慧能有效斷除我執，必須有定學，定學的根本是戒學，是由三學走上解脫道的。

而後為起通達道理所生兼慧之信，故於前了知名稱遍揚之二勝六莊嚴、佛護論師及聖解脫軍等所造作的深廣完美著作是不可或缺的。故將原有二勝六莊嚴畫像，加畫剩餘深觀廣行九位傳承上師，而成為十七那難陀大班智達之新唐卡。
以上是我想介紹給你們的內容，因此我寫了十七班智達祈願文。

這邊我多作一點解釋。過去藏傳佛教被稱為喇嘛教，不認為是印度佛教流傳下來的完整教法，即不是佛教，是喇嘛教，有這種說法。也有說：藏傳佛教是密教，不是真正的佛教。我平常都會講這個故事：幾年前，我參加了在麥奔召開的一個會議，有兩位來自緬甸的比丘來看我，他們曾這樣對我說：「雖然我們很不同，但我們都是追隨佛陀的弟子。」當下，我馬上想到：「哦！因為在西藏，密法非常興盛，他們可能會認為我們只修密、不修戒。」於是我說：「是的，雖然我們有所不同，但是根本上，我們是以戒學為基礎來學習的。」別解脫戒中，在惡作的說法上，我們與他們有點不同，光是法裙，我們就說了七項，他們的相關戒條只有一項。不過這只是微小差異，根本上，如何受戒等主要戒條都一樣。於是我對他們說：「我們西藏的別解脫戒有二百五十三條。」兩位比丘驚訝地說：「有二百五十三條嗎？原來西藏的喇嘛也修戒啊！」他們似乎有西藏喇嘛不修戒學的想法。

藏傳佛教的戒學是一切有部的戒學，一切有部的戒傳承是由佛陀的兒子一直傳到龍樹，龍樹傳到清辨，之後傳到寂護，第八世紀寂護論師來到藏地，就把一切有部的戒傳承從印度帶到西藏。所以我們藏傳佛教的戒體是一切有部的戒傳承流傳下來的。阿底峽尊者是大眾部的戒體，阿底峽尊者到西藏後，曾經有人請他傳授大眾部的戒體，阿底峽尊者說：「一切有部的戒條和大眾部的戒條有些許不同，一切有部的戒條較為嚴謹。既然在西藏有寂護父子流傳下來的一切有部嚴謹的戒體，那我就不傳授比較寬鬆的大眾部的戒體。」因為阿底峽尊者親自這麼說，所以別解脫的基礎在藏地就穩固建立了。

同樣，「大乘」、「小乘」的說法也造成二者的距離，我們的心會隨名相走，我們不應該太在意「大乘」、「小乘」之名。大乘是什麼意思？為什麼會稱為大乘？龍樹父子是大乘的精神導師，如果要了解什麼是大乘，就要好好讀他們的著作，仔細看那爛陀寺大師們的著作！
那爛陀寺的傳承秉持外持聲聞戒、內修菩提心、密修金剛乘。即學戒律時，會學一切有部的戒條；學因明時，會學經部宗的說法；學般若時，會學到唯識宗的內容，學《釋量論》等因明時，也有學到唯識宗的內容；之後也學中觀；所以是全面了解四宗宗義及差別。在大師們的著作裡，我們可以看到四宗宗義的不同。所以西藏所保留的佛法，以方便而言是大乘，但是以修持基礎而言，是完全符合小乘的戒律。像這些，我們透過大師們的著作才知道。那些不懂藏傳佛教真正內容、沒有學過大論典的人，信口胡謅，還寫成書說藏傳佛教是喇嘛教、是婆羅門中的密教，有很多人就相信這些書的說法，這完全是不懂藏傳佛教豐富內容所產生的錯誤！因此，你們要好好學習，這很重要！要學的課本是以大論典為主，雖然儀軌文也很重要，但是讓我們了解佛教的綱要是依大論典才對。西藏所保留的佛法，是無垢之那爛陀寺傳下來的完整傳承，只有透過大論典，我們才能了解這個事實，才能避免前述的錯誤。

藏人說自己是寧瑪派、說自己是薩迦派、說自己是覺囊派，以前有人這麼說：格魯派的人好像不能把寧瑪派的經典擺在自己家中。寧瑪派的人看到格魯派的經典時，會說「我好像聞到了黃色的臭味」；格魯派的人看到寧瑪派的經典時，會說「我好像聞到舊臭的味道」—因為「寧瑪」是「舊」的意思。這些都很可悲！無論是寧瑪、薩迦、格魯、覺囊等，都應該互相學習，我們學的是同樣的大論典嘛！現在苯教的寺院也學中觀、也學因明，學那爛陀寺的大論典。所以，那爛陀寺傳下來的傳承，包括了寧瑪、薩迦、格魯、覺囊，就連苯教也在其中。

以前我們說十三部大論典，是四派加上覺囊共五派共同學習的內容，這十三部大論典都來自那爛陀寺。所以我們講到那爛陀寺的傳承時，其實就代表了我們西藏的傳承、代表現在我們西藏所保留的佛法。噶舉又分四大派、八小派，主修勝樂金剛、那洛六法；薩迦說道果法，主修喜金剛、金剛瑜伽母；寧瑪派說九乘，講到瑪哈瑜伽就說了八手印等，又說伏藏的傳承等。這些的根本還是來自大論典。以寧瑪派來講，主要修持是來自蓮花生大師，寂護論師父子建立了戒的傳承和中觀學說。寂護父子是以瑜伽行自續派的見解建立中觀思想，龍欽讓絳巴、蔣姆楊囊松等後期的寧瑪派大師是以應成派的見解為主。

總之，藏傳佛教的四派，加上覺囊派共五派，所學都是一樣的，只有在密乘方面，修法有少許不同。我們要知道：藏傳佛教這五派，根本就是大論典，可能各別口訣有所不同，然而根本是一致的。這就是為什麼要說十七班智達祈願文的原因。

恆念利眾悲心所造作，得勝斷證救護天之天，
緣起語令有情度脫者，如日宣說能仁稽首禮。
禮敬時，陳那菩薩在《集論》中，是以悲憫心的角度讚讚佛陀，龍樹菩薩是因佛陀能自在地宣說緣起見而禮讚佛。因此，此處我是以「緣起語」、「如日宣說」二大原因來禮讚佛陀。

佛母密意離邊真實義，善以甚深緣起理明說，
依教明辨大乘中觀軌，龍樹菩薩足下我祈請。
佛陀所說的三藏經典中，最殊勝的就是《般若經》。《般若經》的顯義是中觀見，隱義是道次第，中觀見是由龍樹菩薩弘揚廣大之故，所以禮讚龍樹菩薩。唯識宗或中觀宗，都依著《般若經》解說教理，然而以緣起說空性這種不共的解說，是龍樹菩薩才有。就像我常念誦的「眾因緣生法，我說即是空，亦為是假名，亦是中道義」，依由緣起才能真正體會為何自性空。

其之心子善巧成就尊，達彼內外宗義大海岸，
持守龍典諸師頂奇寶，聖天佛子足下我祈請。
聖天菩薩就是提婆菩薩，提婆菩薩是龍樹菩薩的心子，現在我們可以讀到他的《四百論》。

諸聖密意究竟緣起義，假有唯名甚深扼要處，
明辨已登殊勝成就地，佛護論師足下我祈請。
佛護論師寫了《佛護論》，《佛護論》雖不廣，卻非常重要。

遮破實成事物諸生邊，承許正量共顯與外境，
創開此宗一切班智達，清辨論師足下我祈請。
清辯論師寫了許多重要的中觀論典，破除唯識宗的見解，建立了經部行自續派的見解，即承認有外境，主張有自相，說到了有共相有法。清辯論師所建立的見解被稱為自續下部。

僅有依此緣起之因緣，盡滅二邊明空中觀理，
善授深廣顯密圓滿道，顯明善說月稱我祈請。
月稱菩薩寫了《入中論》與《入中論自釋》。這是平常要閱讀的，我們要背誦根本頌，並一一理解其說法。辯經的話，最主要辯論的內容就是《入中論》和《入中論自釋》。我們是以破他宗、立自宗、斷他駁的方式觀察教理，因由觀察而成立教理是非常強而有力的！

月稱菩薩還有《明顯句論》、解釋密集續典的《明燈論》。《明顯句論》也是不可思議的論典，是我們需要經常閱讀和學習的論典。

希有最勝大悲心佛道，依彼深廣理論諸多門，
即於有福所化善說者，寂天佛子足下我祈請。
寂天菩薩寫了《集學論》，對《集學論》不清楚的地方，可以參考補充的《入行論》，所以《集學論》和《入行論》要互相參照學習。噶當派非常重視這二部論。

隨機創演二空中觀道，善辨中觀釋量諸理論，
闡揚佛陀聖教於雪域，靜命論師足下我祈請。
這是禮讚靜命論師。《般若經》如果依字面解釋，可能會墮於斷邊，因為有這種危險，所以配合眾生的根基，將「諸法無自性」解釋為「諸法依三種法性說三種無性」。破除外境，識也沒有真實，名言上有自相、有自性之見解稱自續上部。
八世紀時，赤松德讚迎請了寂護論師—當時，那爛陀寺最有成就的學者之一。雖然當時寂護論師已經很老了，然而他覺得那爛陀寺圓滿、無誤的傳承可以在雪域的這塊淨土發揚光大，於是他來到西藏，創建了桑耶寺，建立了翻譯班智洲、清淨戒律洲、不動靜慮洲、白衣咒士洲。松讚干布時，與漢地佛教徒已經有密切的往來；赤松德讚時，針對修學禪定者設立特定的部門，叫做不動靜慮洲。如果沒有蓮花生大師的護持，寂護父子會遇到許多人、非人的障礙。蓮花生大師以慈悲和神通去除了人、非人的障礙，加上藏王赤松德讚大力支持，八世紀的西藏，不僅建立了嚴謹的戒學基礎，密法也興盛起來，因此建立了白衣咒士洲。我們藏人稱寂護論師、蓮花生大師、赤松德讚為堪、洛、確三尊，他們對我們藏人有很大的恩惠。

離邊中觀見及二止觀，同順顯密善釋修次第，
聖教無謬明示雪域中，蓮花戒師足下我祈請。
遵循寂護論師的指示，蓮花戒大師也來到西藏。蓮花戒大師寫了《中觀莊嚴論》及注釋。在陳那菩薩和法稱菩薩時代，佛教與外道爭論激烈；法稱菩薩圓寂後，爭論仍持續，第八世紀時，寂護論師與當時外道爭論，寫下《真如集論》，這部論非常難懂。寂護論師的大弟子蓮花戒大師寫了一部非常重要的論典—《中觀莊嚴論》。
蓮花戒大師時代的西藏，有來自漢地的兩派和尚，其中一派主張透過不作意，也就是什麼都不要去想、什麼都不需要學，可以獲得一切遍智。寂護論師在世時的漢地和尚不是這樣的，是有一派和尚作這樣的主張才成為辯論的焦點。即便是現在，漢地、日本也有這樣的想法。最近我去日本，有位日本佛教徒跟我說：「要成佛不需要學習吧？只要好好修行就可以了！」然而，學習是必要的！必須有聞、思、修！首先是聞，讓自己了知教義，這時候的了知不是完全通達；之後，反覆思惟、觀察已聽聞的教義，就像前面說的，透過法性、作用、因果、成立這四量來作觀察。其實這也是現代科學家研究的方式。現代科學家對內心的解說不多，但是對外在物質的解說卻非常深入，像量子力學的研究對了解中觀見解確實有幫助。很多年前，有個印度的物理學家曾對我說：「量子力學在科學界是屬於新興的理論，然而在印度早就有了，因為龍樹菩薩早就說過了。」在與科學家討論時，我們討論諸法的法性、諸法的作用、互相的關係等。

蓮花戒大師之所以被迎請到藏地，就是要與主張不作意的漢地和尚辯論。在赤松德讚的呼籲下，蓮花戒大師寫了《修次三篇》。有關《修次三篇》的傳承，我是從薩迦堪仁波切那裡獲得。薩迦堪仁波切自己是從出身康地的一位大圓滿上師處獲得；堪仁波切是具有成就條件的上師，於是我想應該要從他那裡獲得這個《修次三篇》的傳承，這是很重要、很殊勝的傳承。寂護論師及蓮花戒大師對西藏人民確實有不共恩惠。

以上是深見行的部分，接下來是廣大行的部分。

慈氏隨攝遍大乘經藏，善巧弘傳並示廣大道，
隨教辨示唯識之車軌，無著菩薩足下我祈請。
廣大行的鼻祖無著菩薩是以唯識宗的觀點教授。我們平常讀到的《集論》等是由無著菩薩著作的。

阿毗七論執持二空軌，有經唯識宗派善顯示，
普稱第二遍知大智者，世親菩薩足下我祈請。
世親菩薩最著名的著作是《俱舍論》及其自釋，這也是我們平常學習的內容之一。

為以事勢理示佛經論，善巧宣說諸多量理門，
施予智慧之眼量理師，陳那論師足下我祈請。
陳那菩薩是一位不可思議、非常有智慧的大學者，由他的著作可知他辯才無礙。他也是世親菩薩的大弟子。世親菩薩的弟子中，有四位超越了世親菩薩，在因明學方面超越世親菩薩的就是陳那菩薩。

內外量理扼要皆通達，有經深廣諸道由理論，
令解最勝法理善授者，法稱論師足下我祈請。
智慧無比、辯才無礙的法稱菩薩著作了七部因明論，即《釋量論》、《定量論》、《理滴論》、《因滴論》、《關係論》、《悟他論》、《諍理論》，這些都已經完全翻譯成了藏文。

尤其《釋量論》第二品提到不可思議的二點：一、尊者是具量士夫。從這裡我們就可以看到，對佛的信心必須是見理所生的信心才可以。二、無明與其所執正相違的空正見。龍樹父子所說空正見的內容，再搭配陳那菩薩和法稱菩薩的因明學，那真的是圓滿地學習了佛教的教義。

無著兄弟所傳般若義，猶如遠離二邊中觀軌，
燃點顯明莊嚴論義炬，聖解脫軍論師我祈請。
勝解脫軍也是世親菩薩的弟子，其較世親菩薩更通達《般若經》。世親菩薩是以唯識宗的見解去解釋《般若經》，但是勝解脫軍覺得這樣不行，必須以自續派的見解去解釋《般若經》。

得佛授記開演般若義，猶如慈尊怙主其教授，
明示三母般若聖教典，闍黎獅子賢足我祈請。
這是禮敬獅子賢尊者！

善攝萬藏律儀諸密義，隨順有部善說別解脫，
無謬善授堅穩勝智者，功德光前我今作祈請。
三學功德寶藏得自在，為令無垢律教恆弘揚，
善解廣大教義持戒師，戒師釋迦光前我祈請。
我們平常學習的戒本注釋，都是功德光等大師所著作的。

遍諸能仁言教深廣軌，顯明攝為三種士夫道，
傳流勝教雪域具恩者，尊者阿底峽前我祈請。
噶當派可分噶當大論派、噶當道次派、噶當口訣派，我們應該依噶當大論派學習。噶當道次派的後盾是大論派的經典、修持；噶當口訣派則是含攝噶當大論派和噶當道次派的修持。

如是南贍莊嚴智者最，希有善說源流處諸尊，
堅固清淨意於其祈請，自續成熟解脫祈加持。
通達基法道理二諦義，次以四諦證輪迴還滅，
正量引生堅穩三寶信，安立解脫道根祈加持。
二諦不只佛教各派都說，連外道也說。此處的二諦，是依中觀論典來說，其中，《入中論》說的最清楚，也就是，以緣起現性空、性空現緣起來思維。了解二諦，對了解名言安立的緣起有幫助；了解名言安立的緣起，會堅信因果緣起；堅信因果緣起時，對了知四諦也會有幫助。
認知解脫前，必須了解法寶—道諦和滅諦；如此才能認知現證道諦和滅諦功德的僧寶，也才能了解為眾生而圓滿一切自他事業的佛寶，因此說「正量引生堅穩三實信」。如果我們認識的佛只是個在印度出生的人，他所說的就是法，他的弟子是僧，那麼我們對三寶的認知就太膚淺了！什麼是佛、什麼是法、什麼是僧，這些要表達什麼，必須了解道滅功德才有辦法認識。什麼是道滅功德？什麼是法寶？為了了解這點，必須了解名言安立的緣起和因果緣起。於其上，再有大悲心、菩提心的攝持，才能成為諸相俱勝的空正見。諸相俱勝的空正見才能對治細微的所知障，才能成就佛寶。這樣，我們才會對打心底深信佛，否則僅僅念誦「皈依佛、皈依法、皈依僧」是沒有力量的。

欲求止息苦集解脫者，出離心及欲度諸眾生，
遍佈十方悲心為根本，加持修成任運菩提心。
學密乘，卻對空性完全不了解，那麼念觀空咒「嗡 梭巴瓦 速達 薩哇達嘛 梭巴瓦 修多 杭」是沒有意義的，因為在內心完全沒有感覺。了解中觀的內涵，知道這個咒要表達的內容是人無我和法無我，內心才有會感受。為了從凡夫相獲得救護，要以空正見轉為本尊，假使沒有空正見，修密的基礎根本就不存在！
極大車軌教典一切義，波羅蜜多金剛乘深處，
諸道扼要聞思而修持，易獲定解此心祈加持。
願能世世善得三學身，說證二教宣講及修持，
如斯持守以及令遍布，如諸軌師於教盡奉行。
如世親菩薩所說，教法可分教正法和證正法。唯有推廣教正法和修持證正法，才有辦法推廣佛教，才有辦法持教！沒有教正法和證正法，光蓋寺廟是沒有用的，光印經典也是沒有用的。

一切集教皆由聞及思，講修如是度日斷邪命，
諸賢成就大師極增長，令茲南贍大地恆莊嚴。
很多學密的人很難避免邪命哦！雖然修的是清淨法，但是因為邪命的關係，所修卻沒有相應。

願依此趣顯密諸道地，二利任運一切種智位，
速急證得殊勝佛果位，利諸有情乃至虛空盡。
《十七班智達祈願文》就像把鑰匙，啟開我們對於佛法教義理解的大門。對大論典的內容產生定解，再去讀《般若十萬誦》、《般若一萬二千頌》、《般若八千頌》等，就會有「原來佛陀這段話是這個意思、原來那一段話是那個意思」的認識。
(本文取自第三十三次時輪金剛灌頂前行教授，蔣揚仁欽口譯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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